00'台北社/沈富雄/新政府上任後新政局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新政府剛上任的新政局，這個題目很廣，不知道要從何說起，貴社台北市工商經營研究社，這個名字真的不好，這個名字很難唸，如說英文 IMC就比較簡單，這個漢字要讀半天，工商經營研究社，如果不對讀成工商管理，所以找看英文裡面management(經營的意思),management是重點，所以找今天要說阿扁做總統以後，站在 management的觀點上來給他看，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這幾個月看總統從哪裡說起?所以我就從台北賓館草坪的記者招待會來說起，大家對昨天的記者招待會大家有印象，你們覺得他說得很好的人舉手我來看看，你們真會跟他捧，他又沒有來，你們也給他捧成這樣，昨天站在經營學的角度來講，那個記者招待會算是很成功啦，但是模仿的痕跡是很濃啦，他在學美國仔的，對不對，室內搬到外面，後面風景會一大堆，排成那樣水噹噹，記者那一個要問，要讓那一個人講，也都事前早就安排，有點很像美國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但是我覺得痕跡太濃了一點，而且天氣太熱了，大家在下面哀爸叫母，在那裡的記者遇到我都對我說:「下次，拜託，不要了」，其實如果說流汗誰最會流呢，阿扁比所有人都會流，阿扁在選舉時，內褲都溼了，你如果看他脖子，耳後，哇！一個最會流汗的人，卻選在那種大熱天的室外來開記者招待會，我實在說，阿扁實在喜歡做的事，就是會不惜成本就對了。 

所以你們來看阿扁從前講的是學習之旅，其實學習之旅若是個人也覺得還好，若不是一個人，也覺得好肉麻喔，學習什麼，所以昨天他在記者招待會裡面，有一個重點，就是有很多人給他讚美，我想今天，或明天，若去做民調，我覺得阿扁昨天那個記者招待會大概會使他的支持度更往上升，但是如果是內行人的話，或不愛他的人，也很嫌他呢，昨天那個記者招待會也有好多好奇怪的地方，所以今天站在我這個角度來看，就是，他昨天氣色不錯，他昨天全部站在做總統的角度，完全用很強勢，硬要把你壓下去的感覺，隨便他要說什麼就說什麼，要亂搞什麼就亂搞什麼，搞到你們大家無話可說，讓你們沒處走就對了，所以昨天晚上我去上中天電視台參加call in的時候，我旁邊坐的是秦慧珠，你們知道秦慧珠幹台北市議員時，就是專門修理阿扁的人，說到秦慧珠就是阿扁的死對頭，但是我要向大家報告，call in一個小時的節目中，秦慧珠從頭到尾都沒說到阿扁的壞話，結論時還向大家讚美阿扁，我說被秦慧珠讚美很少見，所以阿扁做到讓大家要向我嫌他也沒有地方嫌，但是他說話裡頭的對象，那些人真的聽了是否真的會高興呢?我覺得倒不盡然，今天其實我私底下跟很多記者交談，大家都覺得阿扁實在欺人太甚了，我今天早上也跟媒體講說，阿扁昨天的那場演講，是連豆腐錢都沒有花，都沒有花一毛錢，但是吃盡天下蒼生的豆腐，實在說他吃了很多人的豆腐，連豆腐錢都沒花，沒花半毛，完全做沒錢生意。 

你沒看到他昨天的重點是在事事善意，一個就是說對岸，對岸就是說江澤民，來喔，來和南北韓一樣，我們來握手喔!來和解喔！你想這個有用嗎，報紙都給他讚美了，今天的社論都給他讚美了，這種事情你說你手伸出來要和你和解，要和你和談，這不是一件壞事情，你不得不讚美他，但是會成功嗎?，絕對不會成功的，而且江澤民的心裡一定很憋，他說你這個猴死因仔，敢給你爸吃豆腐，因為，人家南北韓都是對等，都是聯合國的會員，人家的基礎就是互相承認對方，就是正港阿輝所講的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對不對，我們老共是絕對不讓你說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你是我的一省，你想跟我平起平坐，門兒都沒有窗戶都關著，但阿共又不好意思講不要，講不要就顯得很沒有風度，所以只能啞巴壓死兒子，兒子也不能說表現得太難看，但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代誌。但是我是覺得說阿共很傻，如果站在經營的角度來看，其實啊，江澤民如果聰明的話，他說好，我去，你鋪紅地毯歡迎我，你兩邊的國旗都給我排出來，國歌兩邊都給我奏出來，結果也順到阿扁，也成全了自己，那怕不會在國際政治舞臺，或在中國的歷史上變成最偉大的人。 

而我看現在阿扁心裡在肖想什麼呢?因他知道啊，總統現在交給我做就對了，四黨大家聯合也沒問題了，這八年裡面我大概要做臺灣歷史上，或是說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才一下子而已，歷史地位我高起來了，所以人說江澤民可以和阿扁喝咖啡，這對兩個人實在說都是有利的，但是江澤民算一算沒卡贏，因為共產黨的教條，不容許他這樣做，因為他如果這樣做，短期內對臺灣是有利的，臺灣和中國就平等的嘛，他最怕的就是平等，他最怕的就是我們跟他們一樣大了，讓你騙去了，但是，反過來說實在站在我們的立場，我們也很怕呢，因為，我們初期雖然對我們有利啦，但是長遠如果阿共在一起以大對小，我們會被吸收掉，所以短期讓我們有利，長期我們去被他吃掉，但是他頭腦不怎麼好，共產黨的教條也不容許這樣做，所以阿扁還喊話，爽一爽後，還給人讚美一下，結果，還是沒有結果。 

同樣的道理，他也向臺灣的主要政黨主席喊話，他邀請連主席，宋主席到我辦公室來，我們握握手，我們喝喝咖啡，我們和解，這也是吃豆腐，你來看連主席他怎麼說:「好啊，好啊!當然可以啊！我也可以請他來啊！」，這句話最要緊，前面那句表示我也不可以說不要，說不要最沒風度，但是後面這句表示，我也可以請他來，人是總統請你，你憑什麼請總統，對不對，意思就是說，我不能隨在你，我不能任你擺佈，所以胡志強就有說:「不能說總統叫我我就去，要給你叫站起來就站起來」，所以連主席其實心中也是相當的不爽，但是這個不爽不能講，同樣的道理你看親民黨兩個發言人，一個林文雄，一個孫大千，孫大千就說:「不錯不錯，我馬上通知在美國的宋主席，看他做什麼決定。」，但是林文雄比較聰明，林文雄就說:「這個不要，沒有什麼重大議題，不要做秀。」所以馬上拋出一個球，就使對方不知所措，而且對方事先沒有談好的話，他的歡迎都變成不誠意！可見這是一個高難度的球，你丟出來的時候，對方不知怎麼收。 

我要向大家報告的就是說，每一個政黨的主席，大家來坐一起，難道就可以和解嗎? 要和解什麼?因為我覺得政黨之間沒有恩怨，政黨之間是既競爭又合作，沒有恩怨可談，既然沒有恩怨，為什麼要和解，所以你就給他想想看，其實說他們三個，在競選的過程中，可能有一些心結，罵都罵過了，修理也都修理過了，也許他要和解，是要和解在選戰過程中所引起的這種心結罷了，也是因為這樣阿扁卻沒有把新黨跟建國黨搞進來，我是講三個主要的候選人，但是我是想如果為了解決選舉中的不愉快的話，李敖也應該帶進來才對，和李敖也頑皮到，也弄整個下午，所以這也有點奇怪，但是我是覺得如果勉強說這個不是做秀，也不是說只是要打一場虛的，而是沒有結果的一場集會，我想三個黨主席也好，四個黨主席也好，要一起到總統府裡面，能夠和解什麼事情，我想只有兩件事情，就是大陸政策和有關的事情，另外一項就是和憲法有關的事情，你看現在憲法修改好幾遍了之後，修到了有點繁多，比較不三不四，因為現在我們的變首長制，阿扁坐在總統府指揮，也不能到行政會開會，也不能做主席，因行政院院長現在是唐飛在做，而他又只能在那裡喊一喊，在那裡吃飽喊燒，然後呢，行政院又控制不了我們立法院，我們現在的憲法既不是純粹的英國那種純粹的內閣制，也不是美國的那一個總統制，而是去學法國，但是學法國又越學的不太像，所以真費氣，所以大家說阿輝任內，阿輝做得不錯，但是這個憲法修到太醜了，那幾個黨主席坐下來，有一個共識，說我們下一次把憲法修得好一點，這可以，這樣子是對的，第二項就是說有關大陸政策，有關中國政策，若有共識，大家來寫一個契約，我不反對。 

我現在就是講在這個大選的過程中，我一樣來觀戰，其實四大黨，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三大黨，新黨把它加進去也沒關係，我是覺得在選舉的過程中，大家對臺灣何去何從，其實是有共識的，在競選的過程中間，你會請到有康無筍，你會講到講你跟我哪一點不同，我跟你哪一攤不同，但是我覺得那都是文字遊戲，如果你去好好檢驗的話，沒有什麼差別，就是說，有人說我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他就說他就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特殊放在國與國的前面和特殊放在國與國的後面，也有文章可做，這個我想只有我們黃柏夫律師比較知道這種文章，做律師的人比較會說這個，所以他剛才說重要的變更重要的，不重要的變重要的，這只有律師才知道這步招，所以你來看回到一九九二年，阿共就都與我們有共識，有一個中國的共識，這差在哪裡你知不知，因為國民黨一直邀功，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有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阿共說不是，阿共就說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這樣子你們聽懂了沒!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就是說，一個中國到底是在說什麼，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就對了，這是我們的主見，說一個中國是什麼，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這樣沒關係，阿共說怎麼可以讓你這樣，阿共就主張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就是我們兩個不必唱合唱，不用合唱，你唱你的，我唱我的，但是唱的是一個中國，這一個中國的內涵是一樣的，這是很有學問的，所以今天就是說，今天大家為了選舉，講到我的比你高明，你的比我精采，那是選舉的中間的花招，到了選完以後，回頭去檢驗，其實我們臺灣對處理參政權的關係，其實是有共識的，如果不信，我小略記敘給大家聽，我覺得共識總共有四點:第一點就是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過去，民進黨很難說中華民國那四個字，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主權國家你就要死了說不出口，我說好啦好啦！，你愛我講我就講，我說中華民國也沒有關係，為什麼現在民進黨不太計較講「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的原因是怎樣?我把他比喻成公司借殼上市，就像康師父借味全的品牌上市一樣，像我公司要上市被手續煩的要死，但有一家公司就要倒閉，我就把它買起來，借原來公司的名稱上市嘛，所以「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懵用也不要緊，這就要民進黨或阿扁總統用「中華民國」喊得臉不紅氣不喘的原因，所以說「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共識有反對的舉手，沒人反對嘛，第二點是以和平手段解決海峽爭端，反對的舉手，沒人反對嘛，第三點統一的選項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選擇，有可能是那聯邦、或邦聯更有可能各自走自己的路啊，這點我在選舉時，與國民黨，親民黨的代表 CALL IN時，也沒人反對，除非是主張急統一以外的人，但可能只佔百分之三，這些人也會被臺灣人民唾棄的，就這一點反對的人舉手，沒人反對嘛，第四點是任何改變臺灣的現狀的事，都要經過臺灣2300萬人同意，這一點更沒有人反對嘛，所以這四點，如果大家都同意那四黨的主席大家都寫一寫，我感覺這嘛真偉大，所以上述四點，美國人除第一點外，其他三點也同意，而老共是任何一點都不會承認的，因老共認為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絕不放棄用武力來解決統一，而改變臺灣現狀不是臺灣兩千二百萬的人民同意，而是大陸十二億人民同意才對，所以這四點老共都不同意，老美同意三點，而臺灣人民都同意，但如果臺灣三個主要政黨的黨主席，都簽署同意這四點老共會高興嗎?當然不會，但是會生氣嗎?因無從生氣的原因是三黨主席都簽了，代表臺灣百分之九十七的百姓同意了，老共又生氣什麼呢，更加提昇臺灣在國際上對地位，就這一點，阿扁如把三位黨主席都找來總統府簽字，我個人不反對，但如果只是找來喝咖啡，就沒意義，因這就是在作秀，另阿扁演講裡只說了一點，不同意謝長廷所說的明年立法委員選舉，如果不過半就要組聯合政府才不會使新政府難做事，而要組全民政府，而在阿扁的心目中什麼才叫全民政府呢，是『用人唯才』，其他黨立法院超過五成，同他黨借二位部長，那他黨就要負責二位部長應盡的責任的做法認為是政治分贓這是不對的，正確的觀念應該是，如果民進黨黨只佔百分之四十八那另找一個小黨佔百分之三，而這百分之三的比率，就給他一位部長，這樣的做法才是對的這是政黨政治，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是這樣的，而阿扁不走這一條路，而走所謂的全民政治，在這次組閣閣員中國民黨佔21%，民進黨佔19%，其他佔60%都無黨藉的，所有的資源全部都分散了，連我們在立法院都不覺得，我們民進黨是在執政，更何況民進黨這19%也沒事先照會，也沒來拜託，而陳定南，葉菊蘭都是孤鳥，平時感情又不是很好，所以執政的資源都分散出去了，又沒有換來應盡的義務啊，謝長廷的主張是既然在立法院沒超過50%，為了使所有法案順利通過，就找其他黨派協議簽約，以後就照契約來走，在座都是工商界精英，知道照契約走，但阿扁有夠奸巧，他說全民政府的關鍵是『用人唯才』，如果與他黨協商好，別人就會派個阿沙不路的人來，而『用人唯才』，才會用到好人才，但這並不一定，只是老百姓喜歡聽，認為阿扁無私，也不與他黨談判、也不分贓，真是『用人唯才』，但實際上這是不通的，今天聯合晚報左上角的一篇社論裡提到終究還是要走上政黨政治，這全民政府的『用人唯才』，實際上是茫茫渺渺的，但阿扁佔了一個優勢就是他用全民政府這四個字號召是在道德的制高點，道德至上，所以老百姓聽起來很爽但對我們民進黨來講實在太痛苦了，我舉個最近一個例子，立法院通過，二星期工時84小時的法案，本來新政府在經濟部長林信義的主導之下，勞方資方(商總，工總) 都來行政院談判好了，二週88小時，比原來的每週48小時較好，而漸進式的，但新政府中這些主管都是新鳥，不是學者就是工商界的完全沒有行政首長的經驗，很高興認為勞資雙方能來行政院坐下來談判成功非常得意，就半夜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但這患了一個大忌，政府行政單位只能贏了裡子不能贏了面子，應將這個面子，送給國會或國民黨立法院的黨團，讓他們去主導功勞推給他們，這事情就圓滿，但行政院召開記者會片面宣佈消息，這讓國會失足了面子，民進黨是自己人沒關係，但國民黨在立法院是第一大黨，給他沒面子，他就搬石頭讓你挑，國民黨認為原來民進黨選舉會贏就是討好勞苦大眾，得罪資方，而資方沒有幾票啊，勞方選票較多，這種簡單思考邏輯，國民黨認為他也會，所以就主張每週42 時，比行政還好的主張來贏得勞方的好感，在過去一般認為國民黨是中間偏右，而民進黨是中間偏左派，但這次國民黨卻跳到比民進黨的偏左還要左派，所以現在變成民進黨是右派，國民黨是左派，但反觀國外的政黨是在朝執政是右派，下野還是右派，都有政策延續性，天下沒有像國民黨是在野就馬上變成左派的，兩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多數席又有執行力，所以就通過每週42小時的法案，更讓一切不良的後果讓民進黨來扛，實在很夭壽，本來其他三黨提議要反對，我說不要，因為國民黨動員九十幾位，咱穩輸，三黨提反對意見反而得罪勞工更倒楣，所以就無異議要通過，但國民黨又有立委說要舉手表決，這實在是肖的，既沒有人反對就無異議通過就好了，還要表決幹什麼，原來他們動員都來了，而表決都會列入記名，勞工團體代表都在旁聽席，表決是要讓勞工團體看，這是要佔雙重便宜，又要在歷史留名，這時王金平院長在國民黨的堅持壓迫下，還是要表決，這時我一樣主張把贊成的牌子舉起來，國民黨原本歡天喜地的氣氛突然降下來，因為大家都同意就等於把國民黨消風，而在表決中唯一反對的竟是國民黨的趙永清，而他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才會爽，這個人很奇怪，是最不像國民黨的國民黨員，當大家都濁時他就想清，所以叫「永清」，而當記者問他為什麼反對時他說這是討好勞工，這是不對的，國民黨有人說要黨紀處分他，我就說好加在有他提反對意見才使進行表決程序有台階下，他是有功勞的。 

我們的行政院政府游錫方方土副院長很不高興、覺得沒面子，而且打電話跟我說: 「從此資方不會再相信新政府，而會只相信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喊起喊落。」游錫方方土這種推理，我是反對，說來說去不管資方也好，勞方也好，總是相信政府，所以我覺得游錫方方土的那種擔心與煩惱是站不住腳的，但是資方氣國民黨是真的，資方損失幾佰億是真是假是有待評估。唐飛院長開始緊張了，隔日宣布了兩點:本要結束外勞結果沒結束，第二點要把最低工資取消而得罪了勞方。昨日才在勞方那邊打平，資方贏了一點點，今天又馬上得罪勞方;就像我們在開車，右腳踩著油門，左腳踩著煞車，你有可能開車同時一腳踩油門另外一卻踩煞車嗎?那麼車是要開往到哪去呢? 

這就是我們的新政府在這方面其實歷練還有所不足，今天朝野議會後，在朝要學做在野，大家都沒有學成;這就不成阿扁總統所說的:「全民政府的總統」說話有風、而且口沫橫飛、講到氣勢很好，他在輕鬆，我卻在難過，只講全民政府政黨之間要和解，對的就是對，錯的就是錯，那有那種事，他今天就算要糟蹋你，說再多也沒效，所以我覺得，應該在雙首長制的國家，像法國如果總統跟立法院的第一大黨是屬於同一個黨，像以前李登輝跟國民黨是屬同一個黨，這就是總統制，總統可管理行政院、行政院也可以管理立法院，上下一氣，就像大腦要指揮腳、手、手指揮手指頭一樣，是一體的。 

但是如果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黨不屬於且一政黨，這就叫做左右共治;在法國左右共治發生三次，在法國發生左右共治的時候，總統跟中立是不像一個黨，而他們常跟記者們說:「我們兩個就像兩雙貓在睡覺時，彼此只合一隻眼，而另一隻卻在相互的監視對方，而心裡在想如果我睡了他還沒睡，所以就一隻眼閉一隻眼看。」而產生了這種鬧劇。

有一次在東京開國際會議的時候，法國的總統來開會而總理也來開會，可是人家只請一個，造成彼此都在質問對方「為何你來了」。 

即然今天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而阿扁做民進黨的總統是左右共治，而在左右共治在立法院整個意思表決過程是那個"字"，票多的人就是贏;所以今天你要尊重國民黨，你不尊重人沒關係，卻又在喊『全民政府』，國民黨會說:「全民政府你去全民政府，你最好是不要讓我抓到把柄，不然我就糟蹋你」，但國民黨也不能糟蹋過頭，因為媒體、輿論、老百姓開始批評他時，明年底的選舉是最重要關鍵的時刻，而國民黨說話應也會有所節制，如果過火的話，明年年底的選舉也許會選的很慘，這也是對我們唯一的約束。國民黨下一個風暴就是所謂的『333專案』，就是阿扁總統要發放三仟元，而阿扁總統要發三仟元，算一算我們的第二準備金只剩下69億可用，一定會不夠;這時張博雅就在想東想西的，想說:「你已有退休金即不發，你所住的房子價值伍佰萬也不給你、要是全年收入有 50萬也不發放這3000元的補助金。」的排富條款。因這件事又被國民黨抓到把柄了，你在排富的過程中同時也排貧了，說中低收入戶不發了、低收入戶不發的道理是因政府沒有道理給一個人有雙重的補助，被排除在外。但林志嘉說這是不對的，因中收入戶一個月4000元、低收入戶一個月給 7000~8000元，使他們到一定的水準，使他們比較不會那麼窮，但總是無法拉到跟所有人一樣的所得可是平均所得還是比較低，我們3000元要給一般人，那中低收入戶要不要也給這3000元呢?張博雅的想法是:「我即然已給你一次了，為何還要給一次 3000 元?」，林志嘉說你給他的低中收入戶的的補貼是為了使他們比較不那麼窮，不窮的人有三仟元，較窮的人都沒有這三仟元。而我個人的想法是林志嘉比較對，你對還是張博雅較對呢?還是林志嘉比較對呢?站在邏輯上是林志嘉比較對，不能說政府不能給你兩次的道理而去拒絕給他，兩邊在計較說，新政府這一方面說我錢不夠，所以我要排富，林志嘉講說: 「你在排富的過程中同時在排貧」，所以我現在在找林志嘉所說的e世代問政連盟與自由連盟合作起來，下星期來辦場公聽會。 

如何讓333專案能順利上路，而達到排富也納貧的階段，納貧而不排富，必須講得讓國民黨讚賞，錢不夠是不是可以商討的，不然30 00元或2500元也好，該進來的還是讓他進來，用拜託的使他有面子。我舉這個道理，我們所採取的方向，大概也只有這樣，阿扁總統才能夠硬拼到他蜜月、到這個年底，那明年選完再說。 

新政府目前進來的人，沒當過官的人太多了，所以雜七雜八，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唐飛從榮總病好出來後說:「一人一把號沒關係，這樣才是民主政治，就好像樂隊，有人吹喇叭、有人吹薩克司風、有人打鑼」，我覺得這種講法我不同意，當一群人在練習時伊伊呀呀的在調弦時，都是關起門來不讓人聽到對不對，那有開門讓觀眾聽到的，都準備好一切可以演奏時才會開始收門票開門請大家進來聽，我們現在的行政官員是還沒演練好，即在外面隨便亂彈，各奏各的演練的亂七八糟的，我覺得唐飛這種講法也未免牽強了些，所這次曾志朗被修理，張富美也被修理，到目前為止，這一個月中部會所長裡被誇獎的總共有五位，這五位中有兩位是男的，三位是女的。男生被跨講的是陳定南及林信義，林信義這個人勤勞、認真、頭腦聰明，一路上他從中華汽車這樣一直爬起來他真的是很能幹，很多事情處理的不錯，只有勞資雙方這點有所誤差之外，但是每個人給他的評價還算不錯。 

另一位陳定南是很拼命要去掃黑，但是與王光怡處理的成這樣是失控還是故意要殺殺威風，我也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問游錫方方土:「陳定南部長與王光怡目前把事情處理成這樣子是失控還是故意。」而他說:「我也不知道」，而陳定南與游錫方方土同是來自宜蘭，且是前後屆的縣長，他跟我說一句話:「陳定南在做縣長的時候就是這樣呀!這是個人的風格，就像呂秀蓮一樣風格不改，就是那個樣。」陳定南的個性就是一板一眼，他做縣長的時候，就常拿鐵槌一樣四處的敲打工程建物，沒人敢偷工減料，因被他打到有洞就說你是偷工減料，所有過年過節有人送禮送花，他一定會退回去，且不會送別的東西給別人。是屬於正直且固執的一個人。總歸一句話陳定南與林信義是被稱讚的，那3 個女人被稱讚的是張博雅，我覺張博雅做內政部長比做衛生署長好，因為他有嘉義市長的歷練，像這次的桃園縣要升格，台中縣要升格、台北縣要升格變成直轄市，都是阿扁總統在選前時自己去答應人家的，張博雅說: 「那有那種事」你們都要升格，有誰不升格的對不對，你們為了要升格都是為了要多拿一些錢，倘說要升什麼格，照這樣說起我們台省政府沒有了以後每一個縣市都是直轄市，都是直轄縣對不對?每個都屬行政院就沒省政府，每個都是直轄，但現在是直轄是高雄與台北，直轄市分比較多錢，直轄市分到的錢佔47%其他分到的錢佔20~30%而已，所以直轄市分比較多錢，所以要錢直說就好了，照說台灣除了台北要成為首都，其他 21 的縣市都使他成為直轄即沒事，張博雅不怕違背阿扁總統的政策，這講實話，阿扁講的無效，蔡英文也被誇獎，第二個被誇獎是陳菊，他在台北市政府擔任以來與議員們處得很好都沒去得罪別人，講話也條條有理，表現得有板有眼不錯，最厲害是蔡英文，做事有板有眼，別人想板倒她都沒辦法，有次記者反問蔡主委:「你在立法院大家對你如何?」蔡主委回答說:「這算小case，我在國際會議中跟這差不多，且講的語言又不同我都不怕了。」所以所有部會首長所給的分數最高應是蔡主委了。國民黨執政時行政單位較高，在憲法是行政首長較大有錢有人且有勢決定一切可喊起喊落，所以本來就是行政權比較大。就像我們立委常說的自己是『狗吠火車』所以那些新政府們確不知自己是火車;總勢行也像是『狗吠火車』。行政首長要是能力好，應會判別今天來問我的立委的能力是如何是好是壞應瞭若指掌。就像美國棒球賽的捕手都會提醒投手應投怎樣的球，所以捕手們的頭腦都必須要很好，很少是黑人，有名的捕手黑人只有一位，因為黑人的記性較差，所以沒辦法當捕手，捕手要記整個大連盟的每一個球隊每一位打擊者的打球習慣。」假如行政所長能像捕手者一般，能明瞭的知道每位委員們的能力且能應付一切，還有什麼可煩惱的呢? 

借著今天的機會告訴大家，政府之間不同院之間的互動關係，當拿到總統這個權位時，並不盡然是執政，但阿扁總統還有很多關，把華視董事、銀行總經埋給換掉，很多事是在總統權利裡可決定，但也是需要法案的通過、需要票選通過，都是要經過法院的，否則阿扁總統就不會如此的順利了，因為礙於憲法，我們是法國的共和雙首長制，還不能夠稱心如意，如要稱心如意的話，就要等到明年底的選舉，民進黨大隊現在有六十幾位，但願能增加到八十、九十最好是能贏過113位，過半就沒事了，但要高過113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聯合政府是勢在必行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個人是較偏向謝長廷他做人較老實。  

